
清晨，惊悉余振棠先生于10月25日

逝世，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

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先生生于1927年，上海交通大学数

学系肄业，先后在瑞安中学、温州师范、温

州二中、瑞安十中等校任教，为教书育人

奉献青春年华，著有《怎样添辅助线》《余

振棠教学论文选集》《陋巷集》《陋巷续集》

等。晚年，生命不息，追求不已，致力于诗

词创作和地方文史研究，迎来了人生的又

一个春天，绽发出一朵朵绚丽的鲜花。

我与余先生相识于2002年夏天，那

是一次《温州文献丛书》编辑工作会上。

该丛书是温州地区近百年规模最为宏大

的文化建设工程，从2001年7月至2007

年3月，温州市人民政府组织41位专家

学者，整理、编纂、出版40部温州文献，计

2076 万字。余先生、俞天舒先生及我 3

位瑞安人有幸参加该工作(此外，还有陈

光熙、沈洪保、周立人、俞雄4位瑞籍学者

亦参加)，分别承担《东瓯词徵》《黄体芳

集》《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的编校工

作。其时，余先生神采奕奕，谈笑风生，一

点也看不出他是76岁的老人。更使人吃

惊的是，先生长期从事数理教学，却竟如

此精通诗词，令人敬佩不已。后来，这3

部书同作为《温州文献丛书》的第二批书

目，相继于2004年5月至2005年3月出

版。如今二位先生均已仙逝，斯人已去，

惟吾独留！

2005年，我市组织编辑《瑞安历史人

物传略》，余先生为主编，我作为编辑之一

亦参加该工作，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我

承担了12篇半(其中一篇两人合写)，初稿

上交后，先生比较满意。先生又叫我代他

审校10多篇，我唯命是从。在编校过程

中，常常遇到难僻字，需要一部经典的大

部头字典，余先生就将自己珍藏的《康熙

字典》借我用，解决了我不少疑难问题，直

至我在北京旧书摊淘到一部为止。一次

讨论中，我主张，写名人传略必须事出有

据，而且要经得起推敲，任何推测、臆想的

内容坚决删除，先生很赞同。先生还在

《编后记》中，特地表扬我在写李墨西传略

时，去“猫狸擂”李墨西墓冢，从墓志中找

到其生平的第一手确凿资料之事，先生努

力提携后学之心跃然纸上。

2007 年以后，我常去北京女儿家。

每次回瑞，我都要到余先生老宅的家中拜

访他，这时我们已无话不谈了。我的夫人

是一位医生，先生常去她那儿看病。夫人

对我说，余先生很和气，也很礼貌。一次，

他说道：“你父亲象川先生的诗词写得很

好。”我很惊讶，怎么我一无所知呢？后

来，读了大哥俞雄《回忆父亲》，其中提到：

“虽然投身商界，但由于家庭书香门第，父

亲还是粗通文墨，很有一些儒雅之气的。

当年他用20X40公分书画纸，专请书画

家题写诗画，共搜集三四十幅。如池志

徵、方介堪、金瓯农、郑伯琅、女画家蔡晓

秋等。”才知先生的话事出有因。

2011年10月，在市社科联主席林圣

赞同志的主持下，市里决定编写几部影响

力较大的书，分别由余先生和我承担《瑞

安文学史》和《瑞安经济史》的编纂工作，

并列入当年度的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计划。我化了近两年完成任务，《瑞安

经济史》于2013年9月出版。当我把新

书送给先生时，他却向我叹苦：“你以前编

过《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史料基础工

作好，又会电脑，出手就快。我这两方面

都较欠缺，故困难很大，看来还要好几

年。”我劝道：“不要急，慢慢来，质量第一，

否则白纸黑字，想改也难。”后来，先生经

过4年多的艰苦努力，到2016年3月，他

的《瑞安古代文学史稿》终于出版了。作

为一个拿笔杆的人，我深知这是一件十分

耗费心血和精力的事，先生年事已高，他

的身体能否经得起如此繁重的工作呢？

当我从北京归来去天成小区他的新住处

时，我的担忧竟成事实，先生刚刚生了一

场大病，人瘦了一圈，显得老态多了。他

在该书《编后记》中也说：“特别是近两年

衰老多病，更显得力不从心。”我请先生注

意保重，不能再写书了。先生点头称是。

今年4月，女儿俞颖主编《瑞安大沙堤俞

氏家风》一书，我请先生作序，他无奈地

说：“手发抖，已不能写了。”

余先生曾作二首自勉联：“迎春傲雪

梅花骨；挺节虚怀竹子心。”“安贫不羡他

人阔；忧国未望天下先。”这也是他一生真

实的写照。

余先生走了，我市教育界、文史界和

诗词界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我

则失去一位让我受益匪浅的良师益友。

愿先生一路走好！

混迹瑞安文坛数十载，自然与瑞安的

一些文化老人多有交往。若以时间久远

与亲疏程度区划，除了已故的陈霖先生，

余振棠先生可算一位。此两位先生皆经

历坎坷，相比之下，陈老豁达、豪爽、浪漫，

堪称亦师亦友的忘年交；而余老则睿智、

坚毅、内敛，我一直敬为师长。加上余先

生的儿子与我同事近30年，对于余老，更

是恭仰胜过亲昵。

余老是我心仪的文人典范。他的博学

聪慧令我钦佩，他的韧忍大度更让我仰止。

1945年，抗战期间，风华正茂的余先

生还是瑞中学生，就已经在《阵中日报》上

发报了《文章五味》《论缩小省区计划》《文

人十型》等多篇文章，指点江山，文采斐

然。1946年，才华横溢的他迈出瑞中校

门，俨然赴沪一口气同时报考上海交通大

学（数学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同济大

学（中文系）、浙江大学（地理系）、中央大

学、暨南大学（数学系）等6所名牌大学，4

个不同的学科。因中央大学与浙江大学

同日考试，只得放弃中央大学之考。值得

惊羡的是，他竟然被5所大学、4个专业同

时录取。拿现在的话来称誉，“学霸”“高

考状元”，当之无愧。最后，他选择了上海

交通大学数学系。

身为寒门独子，他刻苦攻读，不料积

劳成疾，患上肺结核。1948年10月10日

被迫休学。从此告别求学生涯。

回乡养病，稍愈，乡贤王超六先生爱

其才，推荐他去教书。正当他在教坛施展

身手之际，横遭一场冤狱：1952年，以莫

须有的托派之嫌，身陷囹圄5年。

重获自由时，刚过而立之年，才华与

壮志，被管制与屈辱取替，另类的身份注

定了他必须安分守己。

接着，整整22年，身处冷眼与歧视境

地，他以超凡的韧性、坚忍，磨砺意志、潜

修学问，孜孜不倦地教诲一批批学生。年

近花甲，时逢盛世。老骥伏枥，壮心不

已。才华似囊中尖锥，终露头角。多年的

积累，似火山喷发，崭现辉煌。登门求教

数学者络绎不绝；撰楹联，吟古诗名噪一

时。余老照常蜗居陋巷，埋头治学，不喜

不愠，依旧故我。

有著述显现他的学问功底：《怎样添

辅助线》1986年出版，先后被列入“中学

生文库”“初中学生课外阅读系列丛书”，

并被评为瑞安市改革开放十年自然科学

类优秀论文一等奖；《余振棠教学论文选

集》1996 年出版，编入教育论文 13 篇；

2002年，所著《陋巷集》出版；2004年，余

老校辑的《温州文献丛书·东瓯词徵》出

版；2006年，他主编的《瑞安历史人物传

略》出版；2011 年，《陋巷集续集》出版；

2016年，年近九旬的余老主编的《瑞安古

代文学史稿》出版。

每有著述付梓，余老总不忘惠赐予

我，捧读之余，肃然起敬。瑞安日报为余

老所写的文章曰：余振棠先生就是瑞安的

一个文化符号，也是许多瑞安文人之间联

系的桥梁。在我心目中，余老堪称瑞安当

代文化人的坐标：一位饱学之士、谦谦君

子，他的学识成就、人文涵养、高雅风骨，

足以风范后人。

记得2007年深秋某日早晨，我登上

西岘山时，忽然听到远处有人呼唤我，抬

头一看，见余老站在烈士墓前一空坦，正

在朝我招手。见我走近，余老开口说：“常

看到报纸上你的文章，近来那篇写娃娃鱼

的，我觉得想法与境界奇特，很好。”我对

他的关注深表谢意。余老语重心长地说：

“你还年轻，有才气，多写点东西。我喜欢

看呢。”闻言，感激之余，颇带几分受宠若

惊之态。

同年，年已八旬的余老与几位瑞安文

化老人一起，倡议筹建瑞安市玉海文化研

究会，有人找到我，邀我参与，担任副会

长。我自觉资历水平不足，诚惶诚恐，欲

推托。接下来几天，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先

生挂来电话，催我担当起来。为此，我特

地登门拜访余老，征求他的意见。余老平

和地答曰：“你当副会长合适。”一锤定音，

我与玉海研究会从此结缘至今。

多年来，我与余老始终保持貌疏实

敬，视同师长的关系。曾经几次有心深究

他的经历，他总是淡然答曰：过去了，一言

难尽。

惊悉余老逝世的噩耗，悲从中来。先

生坦然的神态、渊博的学识，坚韧的意志，

严谨的学风，晚辈终生崇仰。

重翻先生所赐著作，思绪万千。匆匆

拟文，悼念余老。

真想不到，我会与曹村结下不解之

缘，“全域景观化”的乡村振兴之路让我们

越走越投缘。细细回想，我已经去过九趟

曹村。

初识曹村，缘于元宵节灯会。上世纪

末，是年正读高中，恰逢周末，同桌邀我同

往曹村逛千年灯会。我们坐着城乡巴士颠

颠簸簸抵达时，灯会已然开始，大街小巷流

光溢彩，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即便是紧拉着

手仍会在比肩接踵的人潮中被冲散。印象

中那时的曹村是灰色的，矮矮的平房灰暗

的墙，是当时浙南农村所具备的典型样貌，

幸好有千年花灯增添了光彩和韵味。记忆

留下的只有“灯”，没有什么“景”。

第二次去曹村，是在刚参加工作不久，

也是元宵节，刚买了小轿车的同学驾车带

我们去的。一进入曹村就被到处张灯结彩

的喜气氛围所包围，五彩花灯较之前花样

更多了，花灯队也更长了，整个村镇锣鼓喧

天、人潮涌动、一片沸腾，真可谓是“一曲笙

歌春如海，千门灯火夜似昼”。来看花灯的

人一年比一年多，听说当晚有好几万人涌

入，我们便选了一个比较好的观赏点立定，

偶尔也汇入人潮追灯赏玩。火树银花不夜

天，璀璨的灯火把元宵节的夜色装点得摇

曳生姿，也映衬出曹村民居的古朴暗淡，一

如从前的色调。此番曹村行，不仅见识了

“无骨花灯”，也看到了不久前新建的“中华

进士第一村”牌坊，“文化曹村”是我对曹村

的新印象。

第三次是在2009年的国庆节之后，和

同事们一起去看望刚调到曹村工作的一位

同事。那是我第一次在白天来曹村，临近

中午，同事带我们到附近一家“旗儿店”吃

饭，据说是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酒店，人气

很旺。到了那里，果然发现附近停满了车

子，但都很有秩序地停在局促的道路一侧，

对来往穿梭的车流毫无影响。这又让我体

验到曹村这个“文明小镇”，那种别样的“内

在美”，在心底留下了最美的风景。

第四次是在 2016 年 9 月初的一个晚

上，因值班工作督查来到曹村镇。当时镇

政府主办公楼正在装修，好不容易找着了

临时设在副楼过道上的值班室，穿堂风飕

飕扫过，带来秋凉阵阵。彼时，曹村镇经

历被撤并又恢复建制才半年多，正在谋划

“全域景观化”发展，临时办公室墙壁上可

以看到将要“如火如荼”推进的项目图表，

“景观”已在墙上。

第五次是受邀到曹村镇里开展业务

交流，在农历年前的一天。那天清早，冷

空气南下，我裹了呢大衣打了围巾，自驾

从钱马线进去，在入镇口看到，富有艺术

韵味的界碑已经树立，两边的民房外立面

已经开始整饬粉刷，家家户户挂起了红灯

笼，古朴农村焕发出了激情和活力——曹

村也有“景”了，顿时感觉暖洋洋的。一个

月不到，瑞安市人代会提出要大力推进全

域景观化试点，将曹村定位打造“耕读文

化小镇”。

第六次是今年 7 月初随市领导赴曹

村调研，凉爽初夏，惠风和畅。一年半不

见，变化挺大，主要道路两旁立面已完成

全线改造，武林路口树起了宋代风格的

“及第门”，嵌有隶书“曹”字的空调罩整齐

划一的扣在沿街窗台前。走进丁凤村白

墙黛瓦、江南庭院式办公楼，一股舒爽之

气油然内生，一个几年前还是经济薄弱村

的办公楼竟然建得跟景区似的。

第七次是 9 月中旬带温报记者到曹村

采写“四好农村路”。钱马线柏油路面已经

铺设一大段，从马屿镇一端一直向南延伸，

到了曹村就变成了“大工地”，到处都是开

挖的路面，吊车正在进行行道树种植作业，

空中的“蜘蛛网”线路也在有条不紊地往地

下转移。我们采访结束驶离曹村时回望，

入镇口景观墙的两头，“文都武乡 瓯越粮

仓”宣传口号和曹豳诗作《春暮》都已上墙，

听说在当中还要再挂上一盏曹村花灯；景

观墙后面几台挖掘机仍在“轰隆隆”作响平

整地面，隔路对望的“中国耕读第一镇”石

刻上还敷着蜡纸，正待上色。规划中的处

处景观落地了，整个曹村在华丽转身。

第八次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单位组织

到曹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在东岙村利

用长年受涝地兴建的“莲清园”，我们右手

握拳，面向党旗，以铿锵之声重温入党誓

词。在这里，荷叶田田飘香，荷花袅娜绽

放，莲池内九曲桥贯通南北、亭台廊阁错

落有致，构成了别具一格的江南庭院风

景。

最近一次去曹村，是为浙报摄影记者

当向导，就在9月底。那天，曹村天井垟的

天空蔚蓝，白云如练，柔柔地铺展在田野之

上，饱满的稻穗随风曼舞，轻摇在碧波之

上。在航拍器的亲密“俯瞰”下，天井垟万

亩良田金黄色的稻浪随风翻滚，向全世界

述说着这里从“涝区”到“粮区”到“景区”再

向“乡村振兴示范区”进发的精彩蝶变。

每一次去曹村，都有一种变化。曹村

推进“全域景观化”建设，可以说是日日变

日日新，乡村振兴战略在曹村不断演绎新

的精彩。11 月，温州市乡村振兴现场会

即将在曹村镇举行，全镇上下都在张罗着

这件大事喜事盛事。钱马线等 8 条道路

柏油路面铺设基本完工，正在扫尾；垟心

岛田园综合体已初具形象；以天井垟为核

心的研学旅行环线即将正式运营；东岙村

文化礼堂基本完工即将投用；“荷美东岙”

美丽乡村绰约风姿展露；许岙南拳武术文

化园、梅陇书院等都已准备就绪⋯⋯曹村

向八方宾朋张开了热情的怀抱。

如果说，曹村的元宵花灯节是我与曹

村最初的缘起，那么我一趟又一趟的奔赴

相见则让我们缘分渐深，这里的一山一

水、一花一叶已让我不由自主地和曹村

“缘定终身”。我对曹村的情愫，注定是才

下眉头，却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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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正当时
——九访曹村见闻

■云 跃

悼余振棠先生
■俞 光

用舍行藏 谦谦君子
——悼余振棠先生

■施正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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